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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能源国际合作在保障我国能源安全方面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的内涵向多维度转化，能源国际合作的定

位和主要任务也面临更新和演变。本文基于国内外能源领域的最新形势，兼顾能源安全观的新内涵，对新时期我国能源国际

合作的定位进行了全面阐述，着重探讨和分析近期能源国际合作中值得关注的重点方向。研究提出，新能源安全观对我国能

源国际合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近期应重点推动建立多元化的油气进口和贸易格局，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电力互联互通，深

化先进能源技术方面的合作，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能源治理，为保障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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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ergy security is an overall and crucial issue related to a country’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 is essential to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s, and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society. International energy cooperation has 
alway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energy security. As the connotation of energy security shifts toward multiple dimensions, 
the positioning and main tasks of international energy cooperation are facing renewal and evolution. Based on the latest domestic and 
foreign situations in the energy sector and considering the new connotation of energy security,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ly elaborates 
the positioning of international energy coopera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and analyzes the key issues in the recent international 
energy cooperation. It is pointed out by the research that the new energy security concept proposes new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China’s international energy cooperation. In the near future, it should focus on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iversified import and 
trade pattern for oil and gas, strengthen the interconnection of electricity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crease cooperation in advanced 
energy technologies,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and lead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so a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to ensure energy 
security under open-up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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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不断

提升，能源安全始终是能源发展的核心问题，能源

国际合作在保障我国能源安全方面持续扮演着重要

角色。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能

源国际合作规模扩大、层次提升，为能源领域开放

发展注入了蓬勃动力，构成了能源安全的坚实基

础。2017 年，《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能源合作愿景与行动》指出 [1]，我国

将持续不断地推进能源国际合作，深度融入世界

能源体系。

近年来，随着能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基

础保障作用日益凸显，我国能源安全观的内涵也在

不断地丰富发展。国家在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方

面作出重要部署 [2]，实现能源行业的清洁、低碳、

绿色、高效发展逐渐成为能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应地，能源国际合作在保障我国能源安全方面

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挑战。根据国际能源署预测 [3]，
我国未来能源需求仍将保持增长；受国内能源资源

禀赋限制 [4]，增加能源进口依然是保证我国能源

供应的现实途径 [5]。与此同时，随着我国能源清

洁低碳转型进程的加快，对进口能源清洁化的要求

也将越来越高 [6,7]。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国际

上逆全球化浪潮有所抬头，推动建设更加开放、安

全、高效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迫在眉睫 [8]。一些

研究提出，考虑极端状况下的我国能源供应安全问

题极为关键 [9,10]。
本文着重研究新能源安全观下我国能源国际合

作的新定位，剖析其中的关键问题并论述应对措施，

以期为我国能源安全研究提供启示。

二、我国能源国际合作面临的新形势

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能源合作成

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领域。全方位加强国际

合作，有效利用国际资源，努力实现开放条件下的

能源安全，由此将能源国际合作上升至国家战略高

度。我国能源国际合作、国内能源行业初步实现了

深度融合发展。

在油气国际合作方面，我国逐步构建了西北、

东北、西南、海上 4 个稳定的油气进口战略通道，

基本建成中亚、俄罗斯、中东、非洲、美洲、亚太

五大油气合作区 [11]。2014—2019 年，我国海外权

益油气产量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同时油气进口

量也持续提升（见表 1），共同构成我国能源供应的

重要组成部分 [12]。
在电力国际合作方面，我国与俄罗斯、蒙古、

缅甸、老挝等国家实现了电力互联，推动了清洁电

力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见表 2） [13]。国内企

业积极参与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区的电力行业

建设，实施了中巴经济走廊电力合作项目等一批重

大海外电力项目，投资运营菲律宾、希腊、葡萄牙、

澳大利亚等国家骨干输电网；工程技术服务实现了

表 1  我国海外权益油气产量及油气进出口情况（2014—2019 年）

项目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权益油气产量/（1×108 toe） 1.60 1.75 1.80 1.90 2.00 2.10
进口原油量/（1×108 t） 3.10 3.40 3.82 4.20 4.62 5.06
进口天然气量/（1×108 m3） 583 585 745 946 1244 1330

表 2  我国与周边主要国家的电力互联互通及电力边境贸易情况（2019 年）

国别 电压等级/kV 进口电量/（1×108 kW·h） 出口电量/（1×108 kW·h）
中俄 500/220/110 30.99 —

中蒙 220/35/10 — 13.52
中缅 500/220/110/35/10 14.10 7.70
中越 220/110 — 22.20
中老 115/35/10 —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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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走出去”，项目分布于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形成以亚洲、非洲为主，辐射中东欧、大洋洲、美

洲的海外市场格局。

在全球能源治理方面，我国积极参与能源类

国际组织关于能源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各项工作

（见表 3） [14]。近年来，我国的行业影响力不断提

升，正在由“积极参与”向“主动影响”转变；倡

导成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提出了共

同维护能源安全等多项重大主张，得到了国际社会

的认可和响应。

传统意义上的能源安全主要指能源供需安全；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社会需求的变化、生态环境

的制约、能源技术的进步，能源安全内涵具有了多

重涵义和多个维度 [15~17]。从外部形势看，当今

世界能源格局正在进行调整，全球能源贸易呈现多

极化格局，清洁、低碳、绿色、高效的发展理念深

入人心，能源科技创新日新月异，能源安全由单纯

的供需安全向多维度转化，能源安全观的维度也在

拓展；受中美贸易摩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

因素的影响，世界经济出现衰退迹象，国际贸易和

投资有所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全球贸易保护

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

能源格局加速重构。从内部形势看，我国已经进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18]，新的世情、国情对

能源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能源安全的内

涵也逐渐向多维度转化，体现为能源供应安全、经

济安全、科技安全、可持续安全 [19]。能源国际合

作贯穿于能源行业的发展历程，在保障我国能源安

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上述内外部新形势对我国

能源国际合作也提出了新定位、新要求。

三、我国能源国际合作的新定位

基于新的历史条件，能源国际合作应围绕我国

新能源安全观进行重新定位。整体来看，能源国际

合作贯彻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即能源消费、

供给、技术、体制革命，能源国际合作）能源安全

新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统筹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扩大对外开放合作规模，积极发展全球

伙伴关系，不断推动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加大能

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先进能源技术合作，深

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开创全方位、深层次的

能源国际合作新格局。

一是通过能源国际合作，继续保障我国油气

供应安全。2019 年，我国原油进口量为 5.1×108 t
（同比增长 9.5%），约占全球原油贸易总量的 22%，

对外依存度达到 72%；我国天然气净进口量为

1.33×1011 m3（同比增长 6.9%），约占全球天然气贸

易总量的 14%，对外依存度达到 43% [12]。尽管国

际社会日益重视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治理，大力发

展风、光等可再生能源来部分替代化石能源，但从

当前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条件来看，实现对化石能源

的完全替代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受国内资源禀赋

限制，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仍将保

持上升态势，进一步扩大国际合作、加大国外油气

获取规模、实现油气进口来源和通道的多元化是合

理之举。

二是通过能源国际合作，加大清洁电力进口

规模，助力我国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目前，能源进

口仍以化石能源为主，未来随着我国电气化进程

的逐渐加快，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快速增长，进口境

表 3  我国参与全球能源合作的情况

国际组织名称 中国在其中的角色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 牵头成立，正式成员国

国际能源论坛 正式成员国

能源宪章 观察员国

国际能源署 合作伙伴国

世界能源理事会 正式成员国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 正式成员国

国际核能合作框架 创始成员国

世界能源监管论坛 观察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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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清洁电力将成为保障我国能源供应安全和可持

续安全的重要方式。2019 年，我国与周边国家建

成 10 kV 及以上的联网线路共有 71 条，合计联网

规模为 2.6×106 kW，进口电量为 4.51×109 kW·h，
出口电量为 4.37×109 kW·h；净进口电量仅为

1.4×108 kW·h [13]，占我国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微

乎其微。因此，和进口油气管道相比，我国电力通

道互联互通的规模尚小，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三是通过能源国际合作，加快补齐能源科技短

板。近年来我国能源装备技术的国产化水平得到了

显著提升，但仍有部分核心部件和关键技术受制于

人。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美方加大了对我国科

技封锁的力度，将新兴和基础技术列入出口管制范

围，进而威胁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产

业链方面的布局。我国部分能源企业受到制裁，部

分能源核心技术引进遭受封锁，这对我国能源科技

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我国可拓宽能源国际合作范围，

加强与友好国家的能源技术交流合作，同时尽快补

齐自身短板，保障能源科技安全。

四是通过能源国际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开放的

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开放的全球能源市场有利于保

障我国能源供应安全，同时能源治理中的一些焦点

问题，如国际能源市场定价权、货币结算权、转型

主导权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能源经济安

全。目前，我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话语权与能源

生产消费第一大国、能源进口第一大国的地位还不

相符；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不足，加之发达国家把

控着世界能源金融市场中的定价权、规则制定权，

我国能源进口面临能源价格波动带来的各类风险传

导问题。我国可通过深化能源国际合作，倡导更加

开放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并在其中不断提升话语

权和影响力。

四、新时期我国能源国际合作重点探讨

根据能源国际合作的新定位，立足能源发展现

况，结合我国开放发展的整体策略与国内外的新形

势，继续全方位推进我国的能源国际合作。

（一）建立多元化的进口和贸易渠道，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保障油气进口安全

目前，我国油气进口来源较为集中，2019 年

自沙特、俄罗斯、伊拉克、安哥拉、巴西五国进口

的石油占进口总量的 60%；自澳大利亚、土库曼斯

坦、卡塔尔三国进口的天然气占进口总量的 63%；

70% 的原油运输经过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

油气进口来源和通道的相对集中导致我国可能面

临更多地缘政治和通道安全带来的挑战，在一定

程度上给能源供应安全带来了潜在风险。我国应

进一步提高海外油气资源运筹能力，积极拓展新

的油气进口来源和通道，更好保障油气供给安全，

具体举措如下。

一是继续完善多元化进口格局。在维持好现有

进口来源国的基础上，通过能源外交，继续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拓展原油、天然气进口的新渠道；

深化并扩大与中东、中亚、俄罗斯、非洲、美洲、

亚太等重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推进“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油气资源开发和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减少

对单一国家和地区的过度依赖。

二是继续加强陆上油气进口通道建设。随着中

俄原油管道、中哈原油管道、中国 – 中亚天然气管

道、中缅油气管道的陆续投产，我国陆上油气通道

进口能力有了大幅提升，但海上进口占比依然超过

70%，且路线单一、运程较远。进一步扩大陆上油

气管道的输送能力，落实和优化陆上油气进口来源，

确保通道安全稳定运营。

三是更加重视天然气的进口问题。各国普遍重

视天然气业务发展，将之作为面向未来能源转型的

重要过渡。我国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将天然气培育成为

我国现代清洁能源体系的主体能源之一；相比石

油，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增速更快，与居民日常

生活、冬季清洁供暖等增量需求关系也更紧密。关

注和控制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过快增长的情况，同时

注重能源储运体系建设，加快国内天然气管网、接

收站、储气库等基础设施建设。

（二）远近结合，积极推动电力互联互通，提高清

洁能源进口比重

随着国内能源清洁化、低碳化转型进程加快，

继续建设煤电将面临较大阻力；燃气发电成本较

高，不具备成为主力电源的潜力；水电开发已经进

入后期；风电、太阳能发电受自身资源特性影响，

成为主力电源尚需时日。从周边国家进口电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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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我国“十四五”及中长期能源供应安全的重要

途径，也有助于提高清洁能源的进口比重。

与我国北部接壤的蒙古国，具有丰富的煤炭、

风能、太阳能资源，如煤炭探明总储量为 1.62×1011 t，
风电、光伏发电技术可开发容量分别为 1.1×1010 kW、

1.5×1010 kW。特别是与我国接壤的蒙古国南戈壁、

东戈壁地区，地广人稀、风光资源丰富，具备规模

化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的天然优势。蒙古国自身

用电需求较小，通过出口电力将本国的能源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的意愿较强。可考虑在蒙古国南部建

设“风光火储”综合能源基地，输送至我国华北、

华中、华东等负荷中心地区。

与我国南部接壤的缅甸，水电技术可开发容量

近 6×107 kW，且大部分水电资源位于缅北中缅边

境地区，开发后送至我国华南地区具有天然的地理

优势。老挝的水电技术可开发容量近 3×107 kW，本

国电力市场空间较小，外送意愿强烈，计划打造成

为东南亚电力“蓄电池”，可作为未来我国华南地

区电力供应的有力补充。

与我国接壤的国家中，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水电

资源丰富，尼泊尔的水电资源丰富，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

上述区域距离我国负荷中心较远，受制于经济和技

术条件，现阶段开发难度较大，但可作为远期清洁

电力进口的储备。

综上，建议近期推动中老、中缅、中蒙联网工

程取得实质性进展；远期开展中俄、中尼、中国 –
中亚联网，实现清洁能源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

配置，保障我国能源供应和可持续安全。

（三） 加大先进能源技术合作，着力解决能源技术

“卡脖子”问题

综合评估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能源科技安全的

影响，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各类场景的应对预案，突

破能源核心“卡脖子”技术。

在现阶段，继续保持与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

国家在先进能源技术方面的合作。重点方向包括可

再生能源大规模平价上网、海上风电、下一代核电、

重型燃气轮机、可燃冰、热干岩、储能、氢能等；

加快引进先进技术，同步加强自主研发创新，尽快

补齐短板，力争把握未来能源技术前沿。

推动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技术创新

孵化网络，聚集各国能源企业、科研机构、金融

机构的优势资源，支持各国能源领域的创新型企

业发展。通过能源科技合作，开发替代能源，提

高能源利用效率，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提供雄厚

的技术支撑。

（四）引领全球能源治理，共同构建安全高效的能

源保障体系

构建更加开放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有助于提

升我国能源安全保障能力。随着美国退出《巴黎协

定》，中国可在全球能源低碳发展中发挥更强的引

领作用。建议倡导和发挥多边能源合作机制对全球

能源治理的引领作用，遵循互利互惠原则，不断提

升能源国家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实现能源行业的开

放式发展。

在能源贸易方面，积极参与全球油气贸易与市

场体系建设、相关交易规则制定，持续完善与中亚、

俄罗斯、中东、非洲、美洲、亚太等国家和地区的

贸易网络。加快构建全球天然气贸易体系，提升国

际油气运营中心功能，充分发挥共享协同效应，提

高利用“两种资源”加强国内保供能力、全球协同

运作能力。依托上海、重庆油气交易中心，逐步提

高我国在全球油气市场的定价话语权，逐步培育以

我为主的能源交易中心和定价机制，保障我国能源

经济安全。

在能源治理方面，继续依托现有的多边能源合

作机制，积极参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济

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

的能源合作，继续加强与国际能源署、国际可再生

能源署、国际能源论坛、国际能源宪章等国际组织

的交流合作，在提高各国能源安全保障能力、能源

供应与运输抗风险能力等方面提出中国倡议。联合

构建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安全高效的能

源保障体系，协同保障国际能源市场的开放与公平，

共同维护能源输送通道安全。通过政治外交、经济

合作等多种方式，将我国倡导成立的“一带一路”

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建设成为具有影响力的新型能源

合作和治理平台，助力各国共同解决能源安全方面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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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赋予了能源安全新内涵，新能源安全观

对能源国际合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国可在以

下方面积极部署、采取行动：着力优化油气进口格

局，实现进口来源、通道、方式、主体多元化；灵

活推动与周边国家电力互联互通工作，实现清洁能

源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有效配置；鼓励开展能源技

术合作，同步加大自主创新研发力度，为能源发展

提供雄厚的技术保障；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不

断提升我国在国际能源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通过能源国际合作，实现我国能源行业的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为保障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奠定坚

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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